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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记 连 载

邓小平传
（19） ■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小 说 连 载

首席医官
（7） ■文/谢荣鹏

经过一系列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和教
育工作，部队不良的思想倾向和情绪得到
纠正。到九月中旬，邓小平在他和二野副
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给毛泽东的电报
中汇报说：

“极大多数的已经认识进军西南的重
要意义，并感到将迅速完成最后进军及解
放全中国而表示愉快和荣誉。”“目前部队
的政治情绪是较好的，对进军西南已经造
成跃跃欲试的状态。”（邓小平、张际春致毛
泽东的电报，1949年9月13日。）

二野部队中，有人将《走，跟着毛泽东
走》歌曲的曲子，配上《走，向着大西南走》
的词唱起来：

走，向着大西南走！
走，向着大西南走！
西南人民不能再等待，
他们正处在水火中；
他们要的是自由和解放，
好像是大旱盼露。
我们要的是民族的独立，
不能给美国当洋奴；
我们要的是生存和自由，
不能把生命当粪土。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几十万部队和

干部进军大西南，需要筹集几百万斤粮食和
几十万套冬装，后勤保障工作任务十分繁
重。二野进军大西南的任务确定后，邓小平
即着手布置各项后勤保障工作。

部队从华东地区出发向湘鄂边集结，
初时可以利用华东和华中地区的铁路运
输。邓小平和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研究
决定，三兵团和二野直属队全部由浦口乘
车经徐州、郑州转武汉，以减少一个月时间
的行程，并以避免大量减员。到八月上旬，
南渡进军中南的第四野战军已进至湘中、
赣南。邓小平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致信

四野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等，
商量二野与四野相互配合的问题，并提
出：“二野此次奉命进军西南路经华中地
区，关于粮食、柴草供应方面，请格外予以
帮助。”（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给
林彪、邓子恢等的信，1949 年 8 月 10 日。）
四野发扬协作精神，在给养及军运上对二
野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九月初，二野第三、第五两个兵团按预
定计划秘密出动南下。具体进军部署为：
第五兵团主力经湘潭、湘乡向邵阳地区集
结，然后西出贵州，占领贵阳、遵义，进而迂
回川南，切断国民党军往云南的退路，并协
同第三兵团主力川东作战；第三兵团和野
战军指挥机关分别由芜湖、南京乘火车往
郑州，经孝感、武汉等地向江陵、常德一线
集结，然后直出川东，会同第五兵团歼灭重
庆地区之敌。两兵团完成上述行动和任务
后，再图在川西地区围歼胡宗南集团，进而
占领全川。此前，第四野战军已按中央军
委的指示出动，先协同第四野战军出广东、
广西，然后再由广西迂回昆明。

九月十日，邓小平起草刘伯承、邓小平、
张际春、李达给林彪、邓子恢等并报中央
军委的电报，通报和报告二野第三、第五
两个兵团的进军部署，并提出“建议二野
在通过华中地区时的作战事宜统归四野
首长指挥，以求一致”。（刘伯承、邓小平、
张际春、李达致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
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1949年9月10
日。）十二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这一建
议。

进军大西南的各项工作部署完毕并
且部队已经出动后，邓小平于九月底从
南京赶到北平，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汇
报工作情况，同时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
典。（未完待续）

“御医”的诊断

理出思路后，李正坤来到病床边，先是看了
看吊瓶上的标签，确认病人正在输什么液，然后
弯下腰，仔细观察着病人的气色，又翻开眼皮检
查了眼底，最后轻声问道：“你现在是什么感
觉？”

“累，冷，没有力气……”
冯玉琴此时已经被无休止的腹泻折腾得一

点力气都没有了，整个人虚弱至极。听到李正
坤的问话，她需要强提一口气，才能勉强作答。

李正坤听到这里，心里已经有了基本的判
断。他看病人的情况不好，也不再多问，扭脸对
张仁杰道：“我们出去讨论吧，让病人好好休
息。”

按照规定，医生一般是不能在病人面前讨
论病情的，以免干扰到病人的情绪。

趁着大家都往外走，曾毅才有机会观察了
一下病人。他不知道病人的身份，否则肯定会
大吃一惊。眼前这个躺在病床上的患者，身上
此时除了能看出虚弱外，哪还有半点第一夫人
的架势。

床头的仪器，显示病人的体温是38.3摄氏
度，而且已经持续了好几天。

一般人如果烧这么久，身体多少会出现津
液减少的症状，比如口干舌燥、面红目赤，严重
的甚至还会神志昏迷。但曾毅注意到了，眼前
这个病人没有丝毫津液受损的迹象，刚才回答
李正坤的问题时，她的神志也非常清醒，甚至她
的嘴唇，此刻还隐隐泛青。

曾毅的眉头皱了一下。这说明病人虽然发
烧，但却不是大热大燥之症，相反，她的体内还
存在着寒气。所有的医生都已经出去了，曾毅
也不好做进一步的观察，只能跟在队伍的后面
走了出去。病房的门一关，外面的会客室就成
了一个临时的会诊室。李正坤这才问道：“病人
现在的排便情况如何？”听完医生的汇报，李正

坤微微点头，看来情况基本符合自己的判断，他
道：“病人的肠道，很有可能是菌群失调。”

张仁杰捧出一份报告：“李老，这是我们之
前做的结果，您请过目。”李正坤接过报告，先是
扶了扶镜框，然后“啪啪”抖了两下报告，最后眯
着眼睛看了起来。片刻之后，他放下报告：“看
来我的判断没有错，根据涂片的定量和定性分
析结果，原本应该寄生在肠道内的常住菌，数量
变得微乎其微；与此同时，却检出了数量群体都
极为庞大的过路菌。很明显，病人肠道内的菌
群比例已严重失衡，这是非常典型的肠道菌群
失调症。”张仁杰立刻露出钦佩之色，那表情好
像是在表明：李主任真不愧是“御医”啊，水平就
是高。“我完全认同李老的结论。”张仁杰第一个
表示赞同。其他的医生也纷纷表示认同。

曾毅心里想，如果只用西医的诊断方法，换
作是自己，也会是这个结论。曾毅虽然是搞中
医的，但并非完全不懂西医，相反，他的西医水
平甚至要比绝大多数医生还要高明，只是邵海
波不知道罢了。陈高峰不甘人后，笑着夸道：

“李老经验丰富，目光如炬，再复杂的病症到了
您手上，那也是易如反掌。现在病情也清楚了，
您就给订个治疗方案吧。”

这个马屁让李正坤非常受用，但他并不着
急出方案，而是看着张仁杰：“抗生素用过了
吧？”

“用了，用到了规定剂量的1.2倍，但……”张
仁杰说到这里，就摇了摇头，表示抗生素疗法对
冯玉琴无效。

“那菌群促进剂呢？有没有配合着一起使
用？”“也用过了……”张仁杰再次摇头。李正坤
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凝重的表情。抗生素无
效，菌群促进剂也无效，如果是这样的话，事情就
有点棘手了。眼下病人的情况已经非常危险，采
用更温和的保守疗法，病人怕是等不及了，但采
用激进的疗法，病人的身体又难以承受。

明日关注：灌肠疗法

在十字路口，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
生，怕绿灯时间不够，将行动不便的老伴
儿抱过马路。他每一步都走得特别费劲，
可每一步都走得那么坚实。两位老人过
了马路，老太太流泪了，老先生则动作轻
柔地帮她擦眼泪。

这照片是一位19岁的青年无意中拍
摄到的。他说，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平凡
的爱，自己真的很少见过。这次看到后，
他感到很震撼，就把照片上传到微博上，
希望看到的人能懂得爱、珍惜爱。

看到这张照片，我落泪了。我想，那
时那刻，老先生的眼里一定饱含着爱意和
心疼，老太太的心里一定充盈着温暖和幸
福。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爱情？老先生
用行动告诉人们：幸福，就是能够在贫穷
时同甘共苦；爱情，就是能够在暮年时相
依为命。

“……红颜已退白发飘，这一生还是
你最好……”这是电视剧《金婚》的主题
曲。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有一个人不
离不弃、风雨同舟地走过；在你身卧病榻
的磨难中，有一个人衣不解带、无微不至
地照看；在你年事已高步履蹒跚的时候，
有一个人牵住你的手，抱你过马路……这
样的婚姻温暖人心、令人向往。所谓地老
天荒、相濡以沫，所谓最浪漫的事，是与你
一起慢慢变老，应该就是这样吧！

年轻夫妻你侬我侬的爱固然美好，但
老年夫妻你恩我爱的情，经过岁月的沉
淀，愈发醇美与可贵，让人的心灵经受洗
礼和升华。

在我居住的小区，常常看到三对这样
的老年夫妻。旭日初升，一位老先生用自
行车载着老伴儿去医院做血透。老先生
慢慢地走着，老太太拉着他的衣角。老先

生原本伟岸挺拔的脊背，在十多载岁月、
无数次这样场景的磨炼下开始弯曲。他
们华发满头、容颜已改，可他们心心相印、
默契如初。每遇到那位老先生，我总是默
默地祝愿：老先生的脊背永远挺直，因为
有许多爱需要承载呀！

另一对老年夫妻都已经80多岁，老先
生腿脚不便坐在轮椅上，老太太每天推着
他晒太阳、看风景。她不时把嘴贴在他的
耳旁，说着他们才能听懂的话。看到老人
的白发在风中交融，看到他们相视而笑，我
心里充满感动。老太太对我说：“虽然他比
我大3岁，可一直以来，我都把他当孩子看
待。他病了以后，越来越像小孩子，我只能
更细心地呵护他。”我久久地望着他们的背
影，想那60个春秋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怎
样一点一滴地凝聚成了深情的海洋。

还有一对老年夫妻，老先生得了中
风，视力模糊，走路跌跌撞撞。医生都说
很难恢复了，可老太太从不言放弃。她
说，只要有一丝生机，只要有万分之一的
可能，就要努力。在老太太的精心照顾
下，老先生日渐康复，走路可以不用拐杖
了。前些时，看到老太太在紫藤架下摇着
蒲扇为老先生赶蚊子，老先生则惬意地喝
着茶读着报，我的心里像掠过阵阵春风。
都说文无定则，其实爱亦无定则，不然何
来那千般风情、万般美妙。

女作家张晓风说：“爱一个人，就是让
那人的名字在临终之际成为你双唇间最
后的音乐。”以前觉得不太理解，现在是澄
澈在心了。

老伴儿，让我抱你过马路
◎张 鹰

秋意渐深，我从小巷子里出来的时候，特
意裹上了一条米白色的丝巾，将自己的脖子遮
蔽，用心慰藉自己。在这个季节里，出门一抬
头望天，我就想到了一个词，天高云淡。这个
时候一些事物都在叶落果熟后开始审视自己
的平淡。

天高云淡，让我觉得疏离大地上的某些事
物也是理所当然的。此刻我出门，匆匆去会一
个多年未谋面的朋友，是老朋友，老得可以让
我们在岁月里一起回味过去曾经听过的那些
老情歌了。时间是仓促的，人是生疏了很久
的，偏偏我在小巷子的拐角又把目光涣散了。
不经意的一抬头，不是那种很刻意地去在乎，
但是我就是不能熟视无睹，因为我们已经邂逅
了。墙根长着一株蒲公英。它在等我吗？像
等过我的那些岁月里走失的老朋友？它安安
静静地躺在那里，不言不语，但是有梦呓，我听
到了，在秋风摇曳里，点头，一遍，一遍，像重复
着同一个不能醒来的梦境。

在秋天的风声鹤唳里，这些年我常失望于
一群大雁的集体逃亡，但我从来不会失望于一
株蒲公英的。它只会安守在原地将自己的一
场梦做到地老天荒、海枯石烂，哪怕所有的梦
都被风吹散，它也会随那些梦一起漂泊，到任
何一个地方，只要它的心在，梦就在。虽然在

这里只邂逅一眼，但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我很
早在尘世里就和它有过交集。

我望蒲公英一眼，就黯然了。因为我也做
过一株蒲公英那样的梦，在这个城市里，呓语，
等过花开果熟。很多年，在梦里梦外跋涉，风
雨无阻，然而到最后，我只有一颗破碎的心，不
忍在命运里说破。我与蒲公英本是同根花。
在乡下的童年里，它陪伴过我，我也陪伴过
它。但是那时我不叫它蒲同英，我叫它婆婆
丁。喜欢在它开花结果后，长出毛毛球一样的
身体，帮它实现流浪的愿望。在冬天无聊的时
候，我走在田野上，对着婆婆丁吹出一口气，它
就魂飞魄散了，带着它梦想的种子，去流浪、去
转世投胎，开始生命的下一个轮回。

那时看着一株蒲公英的种子流浪、转世，
开始一个又一个季节的轮回，我会向往。可惜
的是，当我长大后离开乡土，像一株蒲公英一
样流浪，寻找自己的梦想时，才发现我不是蒲
公英。纵然人生在世，也是草木一株，但是我
不能像一株蒲公英一样看到自己的前世和今
生。说有上辈子的人，是在骗自己，说有下辈
子的人，是在骗别人。蒲公英没有骗它自己，
也没有骗我，一粒种子漂泊到天涯海角的任何
一个地方，都会安然生长，向阳而笑，而我没
有。城市与乡村，对于一株蒲公英并没有什么
不同，它开着同样的花，做着同样的梦，穿越千
山万水，沧海桑田里还是那一颗为梦想执着流
浪的心。可我这些年在流浪的岁月里，我的一
颗初心还在吗？

当我一路上迈着急促的脚步赶向一个和老
朋友约好的地点会合时，我的心里始终想着的
不是一个老朋友多年不见有了哪些变化，而是
一株蒲公英是否记得我来时的初心。它在做
梦，我在唱梦里我们一起唱过的岁月老情歌。
人说情人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
我说情歌总是老的好，曾经沧海桑田忘不了。

一株做梦的蒲公英
◎郭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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